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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昌德專訪 
家庭環境對藝術興趣的影響 
    林昌德表示他很早就決定要走藝 
術這條路，約莫小學六年級的時候就 
一心一意嚮往到師大美術系就讀。回 
顧當時的環境，台灣的經濟情況還很 
差，大家多半講求「四育並重」還沒

有五育的概念，而那個時候的人們也

多半認為學畫就只能當個窮畫家，養

不活自己，也因此整個環境對於當時

有心往藝術領域發展的人來說，存在

著相當大的阻力。幸運的是，林昌德

有對開明的父母反倒很鼓勵他朝著自己的目標努力邁進。 
    說起自己對畫畫的喜愛，林昌德認為某些部份與父母的遺傳及家

庭生長環境有關。他的母親當時是位裁縫師，還有開班傳授一些鄉下

姑娘裁縫技術，他因此從小就看媽媽做裁縫時畫的圖樣，而這也是他

與畫畫最早的接觸。至於父親，雖然之後是當客運司機，但年輕時也

和媽媽一樣是學西裝設計與裁縫。其父親另外的興趣是盆栽，「盆栽

都是自己種，甚至連盆子都是自己用水泥灌，然後再點綴一些貝殼做

裝飾，這樣看起來我爸爸也很有藝術細胞」。林昌德推論其父母之所

以那麼鼓勵他往藝術領域發展，當是基於自我補償的作用，「可能父

母小時候對藝術也很喜愛，但是受制於環境無法走這條路，所以才會

轉移到自己小孩身上，認為讓孩子學美術應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提到父母對他的期待－「小時候家住鄉下，沒有美術社，很難買到畫

畫的材料，但是父親在嘉義客運當司機時，都會藉由去嘉義市的機會

幫忙購買宣紙、毛筆這些材料，我可以從中看出父母對我的期許。」 
美育的播種者 
    除了有開明的父母，學習路上所遇到的好老師亦是支持林昌德繼

續往藝術領域發展的強大動力。林昌德的初中跟高中是在嘉義朴子的

東石中學就讀,他形容那時候的啟蒙老師是位可敬的美育播種者，「吳

梅嶺老師主動地去發現有美術興趣的學生，提供美術教室作為同學們

的學習場所，同時還提供免費的紙張，給同學一個非常好學畫的環



境」，東石中學當時被稱為嘉義縣的美術搖籃。林昌德認為能遇到這

麼樣一位好老師是一種莫大的福氣。據林昌德所言，吳老師活到一百

零七歲，且一百零六歲才封筆，有著非常濃郁的教育熱忱，一心一意

只想把美術傳承下來。正因為遇到了這位啟蒙老師，讓林昌德如願考

上了師大美術系。而進入師大美術系之後，林昌德又在多位全國最優

的好老師教導之下更上一層樓。 
領航燈     
    在林昌德的藝術學習道路上，另盞指引目標與方向的明燈，則是

前國立歷史博物館的黃永川館長。黃館長是他的高中學長,師大美術

系國畫第一名畢業，文大藝術研究所畢業以後進入歷史博物館服務。

在林昌德尚未進入師大美術系前，就一直將已考上師大美術系的學長

當作榜樣，他的目標就是能像學長一樣進入師大美術系就讀，「我當

時認為，學長能考上，我為什麼不能？學長比我聰明花一份功夫，我

總可以花三份時間吧？祇要比他們多下功夫，一定也可以考上」。如

願進入師大美術系之後，學長以國畫第一名畢業的表現卻再度帶給林

昌德壓力，心想「學長以國畫第一名畢業，我也好不容易進到師大美

術系，總不能讓我的啟蒙老師失望啊」。 
劉姥姥進大觀園     
    大學一、二年級時候的林昌德在畫作上還沒能有什麼優異表現，

原因在於當時鄉下地方來的同學與北部的同學在資訊的接收管道上

有一定程度的落差。他舉例並比較當時有位北一女畢業的同學在初中

二年級就跟李石樵教授學習素描、油畫，自己則是到了高三還不曉得

油畫是什麼。過去在嘉義少有名家的畫展，林昌德第一次看到油畫展

時，心中想的竟是「這個人怎麼這麼有錢？水彩塗那麼厚。」他形容

那時候的自己有如劉姥姥進大觀園，也才因此產生了一種危機感－

「從鄉下來的跟北部的差太遠了！」後來，當其他同學去看電影、去

遊玩的時候，林昌德就選擇將這些個時間拿來充實自我，他相信祇要

下功夫，這樣程度落差的狀況終究會有所改善。 
嶄露頭角的時刻 
    努力沒有白費，到了三年級，林昌德就稍微嶄露頭角－國畫系展

獲第三名、設計第二名、雕塑佳作；到了大四時候則是國畫、水彩、

雕塑三樣皆獲第一名。再加上當時的 123 世界自由日設計比賽，是由



亞洲反共聯盟總會所舉辦，當時林昌德以插畫參加了此項對外徵選的

設計比賽，也獲得了第一名。「所以加起來的話，我大四那一年是四

樣第一名畢業，這樣對所有教過我的老師就有所交代了！至少，我在

師大的表現並不差，給自己多一份信心。」 
談藝術生涯發展 
    林昌德視畫畫為人生的一種寄託，也認為那才是生涯規劃裡可以

走得長遠的部份。過去，據林昌德所述，班上同學也都是第一志願考

進師大美術系，當年對藝術抱著一種很濃厚的興趣和高遠的希望，但

是大多數在畢業後到國中或是高中教書，默默地奉獻到退休，也就從

此消失在畫壇。林昌德認為環境對於從事藝術創作者是有相當重要的

影響力，在大學裡教書，比較會給自己壓力再去研究、探討，正所謂

教學相長，「在大學裡面，如果老師自己本身不成長，很快就會被學

生淘汰出局。所以必須不斷地充實、吸收，走出自己新的風格出來。

在國、高中教書恐怕就比較缺乏如此的環境。」 
人生中的轉機 
    在林昌德大學畢業時，原本是被分發到海山國中教書，那是當時

全省最大的國中，光是一個年級就有三十五班。當時國中有所謂能力

分班，而美術老師通常會被分派去教能力比較差、比較調皮搗蛋的班

級。「雖然當時有著滿腔的教育熱忱，但是遇到不受教的學生，不免

覺得在這樣的環境裡面，一天到晚光是管學生就累得半死，哪裡還能

追求什麼創作理想？」還好在這個時候，林昌德的貴人出現了，他獲

得鄭善禧老師的推薦去台中師專當助教，那時在台中師專剛好有位林

之助老師退休，當時的校長就請鄭教授推薦一名人選來補缺額。事實

上，鄭老師並沒有教過林昌德，也不相識，只因在全國美展中看到林

昌德「浯島憶舊」的作品加以肯定。「鄭教授沒有推薦自己的學生，

很大公無私地推薦了我。」林昌德非常感念並將此視為人生中的一大

轉機，「不然的話，我現在早就從海山國中退休了」。 
進入研究所 

因為遇到師大提攜，這才讓林昌德得以轉換環境到台中師專去當

助教；然而，回顧唸書期間的自己，林昌德表示他和多數同學都認為

助很辛苦，一天到晚做行政工作，林昌德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總覺得還

是有讀研究所的必要，「不讀研究所，由助教這樣熬上來太辛苦。當



了一年半的助教之後，師大美術研究所剛成立，所以他就偷偷請事假

北上報考一般生考試；直至確定自己考上了，才把工作辭掉，專心讀

研究所。 
堅持教職工作  

研究所畢業以後，林昌德再次獲得師長推薦回到台中師專。那時

廖修平教授從美國再度回母校客座，就如同先前所提到的鄭老師一

樣，他對學生一樣是非常關心。林昌德回憶起當年碩士論文完成後，

廖老師除了關心其論文寫作狀況，還關心他是否找了工作。其實那時

候台北市立美術館有意找林昌德去工作，但他本身並不大想當公務人

員，「公務員每天簽到簽退，也沒有寒暑假，我還是比較喜歡當老師。」

他決定自己先回台中師專打聽，幸運的是那時候剛好有缺額，但是礙

於中師換了新校長，仍須推薦才能回去。林昌德從以前同事口中得知

如果可以得到梁尚勇教務長的推薦信，較有機會受聘，他將這個訊息

告訴了廖老師，廖老師馬上幫他打了電話給梁教務長，並帶他去與梁

教務長見面，再加上師大郭為藩校長也在那時候幫林昌德寫了一封推

薦信，他才終於如願再回到台中師專。 
專職的機會 

東海大學美術系成立第二年的某天，蔣勳找了林昌德，在看了他

的作品之後，就問了：「你希望專任還是兼任?」那時蔣勳和林昌德並

不認識。因為受東海大學校園學風吸引，林昌德毫不猶豫地選擇專

任。林昌德在東海八年，他認為這八年裡東海帶給他的是許多不同的

教學理念跟觀念，他很喜歡東海的環境，不同於當時師院系統給人的

保守印象，東海有著較為開放的學風。 
回饋     

後來，台中師院，成立了美勞教育系，在當時台中師院劉湘川教

務長誠心的邀請下，林昌德第三度回到台中師院，就只因為那時教務

長的一句話:「你是不是該回饋啊?」當時林昌德家在台北，就這樣台

中台北來回跑了將近十八年，隨著年紀增加，難免有一種倦怠感，那

時沒有高鐵，必需搭國光號，遇到塞車就必須搭上三、四個鐘頭，林

昌德心想這樣不是辦法，還是得回台北工作。後來剛好台北市立師院

吳長鵬教授退休，林昌德在研究所同學陳秋瑾主任的協助下，也因此

順利地回到台北。 



自助、人助，天助 
林昌德認為他這一路來是靠著自助、人助加上天助才順利地走到

今天。談及此，他提醒了仍在藝術道路上奮鬥的學生，不要忘了待人

處世的重要性－「學藝術的人常常比較有個性而忽略了為人處世。如

果說，平常能跟老師、同學相處融洽，在你有困難的時候，大家樂於

幫你，這就是人生中的一大轉機!」 
藝術教學的傳承 
    先前提到林昌德學習路上的成功是因為遇到許多好老師，而這樣

的機緣也是影響他選擇從事美術教育工作而不單純做個畫家的原

因。林昌德說自己是在進師大美術系前就決定未來要當老師，他希望

自己能效法學習路上所遇到的這些恩師。他表示自己從不會到會，是

因為老師的教導，尤其他的啟蒙老師，那位美育的播種者。「老師播

下的種子，以後能否繼續繁衍，有賴這些種子是否能不斷地成長，待

成熟以後，再去散播美育的種子，如此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是我們

的責任。」林昌德認為做一個好的老師不同於當個畫家來得容易，除

了把畫畫好之外，還要懂得如何去教、如何把重要的經驗與教養傳承

給下一代，「這些是一般畫家所欠缺的」。 
不在其位，不謀其政 
    提到目前在師大兼任的院長工作，他表示自己其實無意於行政的

工作，過去在幾所學校的任教期間也曾有擔任系主任的機會，但也只

在東海大學中代理過一年的系主任，「那一年體會了行政工作必須周

旋在人與人之間的麻煩，不光是要開會，還經常要學著圓融與公正。」

現在之所以接任院長工作，據他所述當時是出自於同仁的厚愛與抬

舉，林昌德試著將自己的念頭稍做轉彎，認為回到自己的母校，為母

校做點事情也是應該的。 
    不在其位不謀其政，如果今天只是一般的教授，就沒有奉獻行政

心力的權責，「如今在其位，就要去設想能幫學校、學生做些什麼。」

林昌德舉例自己在回到師大以後，發現國畫教室中的「立面作畫」環

境不盡理想(當今人物畫不同於傳統文人畫是置於桌上的方式，皆已

採用「立畫」方式)。過去是將國畫教室後方及旁邊的牆壁空出來，

學生自己去買一些板子，鋪上毯子後，再將它靠在牆壁上作畫，「我

就覺得為什麼要讓學生這麼辛苦呢？我們可以為學生營造比較好的



環境。」當時林昌德就提議直接在國畫教室後面及側面的牆壁釘上板

子，再鋪上一層毯子，有如鋪在畫桌上畫的一樣，如此一來，當同學

要豎起來畫大幅作品時，只需把紙張釘在牆壁的板子面上即可。在林

昌德當上院長之後，就從學院撥了十二萬去給美術系，「畢竟當初是

我提議的，因美術系經費不足所以遲遲未能兌現，深感愧對學生，學

院這裡可適度補助。我可以做決定的就是撥款十二萬下去為同學做點

事情，當初沒有這個職位的話，根本不可能實現。」林昌德認為所做

的一切，只要不是為了私人的，而是對學院所有同學有利的，就應該

要去做。 
與「三」的緣分 
    回頭談起當時是如何回到母校師大教書的？林昌德認為這個過

程算是相當有趣。他以自己和數字「三」的緣分做引述，「我好像跟

三滿有緣的，大學畢業時是系展三冠王，從大學畢業算起至回到母校

教書，中間整整經歷了三十年的時間，而這三十年間又在台中師院三

進三出，事實上，我回到母校的過程也是經歷了三度叩關」。 
    雖說在回到母校教書前算是幾經波折，但就因為有這樣一段經

歷，讓林昌德特別珍惜回到師大的日子。教學方面，林昌德堅決不再

使用三十年前讓學生藉由臨摹老師畫稿學習的教學模式。「以前是因

為印刷不發達、畫冊品質不佳，所以臨摹老師的畫稿在那個時代是天

經地義。現在環境改變了，故宮有那麼好的畫冊，又何必去臨摹老師

的畫稿？」 
因禍得福 
    回師大之後，林昌德認真從事水墨寫生的教學，他表示自己本來

是畫山水的，教授山水課程是本行，但那時系上的山水老師已有三

位，山水課的開設畢竟有限，再加上自己剛回到師大，在系上算是資

淺，要教什麼自然輪不到自己做選擇。即便如此，林昌德卻認為這是

因禍得福，在教授人物畫的過程中倒給了自己更多的挑戰與練習機

會，尤其針對素描部分，「像我現在教授水墨素描，不論是畫大型石

膏像或是畫人體，不同於一般先用鉛筆起稿，待形狀正確了才把水墨

加上去，我都是直接用毛筆起稿。」不光是人物畫，林昌德在畫人物

肖像時，也是直接使用毛筆，「人物肖像又比一般人物畫更困難，不

光是人物造形，還要能掌握對象的特徵。要能將肖像畫好，必須有很



好的素描基礎。」 
摸索與蛻變 

談及自己學習素描的過程，林昌德回憶起在師大唸書的時候，

「那時素描課份量很重，一個禮拜要上九個小時，就這樣整整磨練了

三年。」照這樣看來，只要是從師大畢業的學生，都應有相當程度的

素描能力。但是，林昌德進一步說：「問題在於學校所教授的素描主

要是應用在西畫，著重光線、明暗和立體。而水墨畫重視的卻是線條、

筆墨和結構。所以要如何把西畫的素描轉換成水墨的素描，就要靠自

己摸索。」林昌德認為當時素描課程沒能與國畫有所交集是相當可惜

的一件事，這也成了他到金門當兵時遇到的最大挫折－「去金門當兵

的時候，我想用毛筆畫出金門特殊的閩南式建築，再加上秋冬蕭條的

味道，我很喜歡那種感覺，但就是畫不出來。」 
「畫不出來」讓當時的林昌德感到相當受挫，心想：「我系展第

一名畢業、省展拿到第一名，為什麼沒辦法用水墨畫出眼前所看的景

物？」反覆思考後，他發現原因在於過去的課程沒能將素描與國畫作

結合，以前學習水墨都是臨摹老師的畫稿，老師沒畫的題材和方法，

自己就不會。於是，在金門的那段時間，林昌德暫且將毛筆拋掉，全

心全意力拼素描，他試著把素描拉回水墨的要求－線條與輕重濃淡，

著重的是結構而非單純的明暗。歷經一整年的揣摩，林昌德才終於把

素描跟水墨結合起來，並表示這讓後來的他在從事寫生時無往不利，

「不管畫人物、,畫花卉、畫山水，如果你有素描基礎，看到什麼就

可以表現什麼，這就是一種寫生專業能力。」如果說臨摹畫稿是學習

水墨的基本能力，那進一步就是要將目標放在「用自己本身的能力去

描繪眼前所看到的東西，要能從大自然裡面去創造一套自己的表現方

式。」 
提倡寫生 
    林昌德在水墨創作領域中，尤其推崇寫生的概念。約莫七零年

代，正值台灣經濟起飛，很多鄉下的老舊房子因為整修而由天然建材

轉變成水泥和磁磚。小時候家住鄉下的林昌德在看到這樣的情況之

後，便決定將眼前的景物用筆墨描繪下來，畢竟有很多童年時代值得

保留的美好記憶，他深怕沒有馬上把它畫下來，眼前的景物很快就會

消失，「當時就是抱持著這樣的念頭。心想既然自己有寫生的能力，



為何不藉由筆墨去把它保留在畫面裡。」包括他以前畫板橋林家花園

的素描，也是抱著同樣的心情，「我花了兩年的時間去畫林家花園整

修之前的景象，就是基於今日不做，明日會後悔這樣的心態。一切就

是很自然的，不為了其他的因素。」 

康莊大道     
    林昌德解釋寫生可謂從古到今，無論東西方，多數人共同走過的

一條路。寫生不是技巧、不是畫派，也因此不專屬於某一群人，只要

天人合一、心物合一，對繪畫有興趣並且尊重大自然，人人都可以寫

生，寫生可謂超越了時間、空間，是一種傳承。之所以選擇走在寫生

的道路上，他表示也是因為體認自己本身的能力有限，不同於當今人

們所認為的人定勝天，他期許自己能效法先聖先賢，用心去與自然互

動、去跟它結合，能有一種對大自然的豁達感通，不要處處用分析與

批叛的角度去看待任何景物。林昌德相信，唯有和大自然相處融洽，

才可以從中體會它的大美，也才能從大自然中獲得智慧，而這樣的智

慧和從書本中得到的知識是全然不同的。他堅信寫生是自古以來的康

莊大道，有很多人一起走過，所以走在這一條道路上並不孤單，大家

可以相互扶持或者相互提供意見，以幫助彼此的提昇。「這條路上沒

有十字路口，不需要徬徨，只需勇往直前。我的目標就設在道路最前

方，我能走多遠就走多遠，直至倒下為止。」 

自我的尋求 
    現代人經常會錯把知識或常識當成智慧，在都市中的人們，多數

時候只接收外來的訊息，藉此發展自己的創造性和思考能力。林昌德

認為唯有若將周圍一切淨空、在沒有雜音的狀況下，才能浮現真正的

自我。他先以梵谷作例子：「常有人說筆墨當隨時代，而時代的藝術

潮流、藝術價值，往往匯聚在人文翡翠的大都會。但是為什麼梵谷不

待在巴黎卻要去法國南部的阿爾鄉村？」他再以達摩面壁為例：「達

摩選擇在山洞裡面壁，卻不在寺廟裡面敲木魚、上早課、念佛經，就

是因為體悟了佛在心中、佛在四大皆空而不在寺廟的道理。」而春秋

戰國時代，通訊、資訊及印刷都不發達，卻有所謂百家爭鳴，尤其孔

孟、老莊更是無人能夠超越，即使現在有很多哲學或文學方面的博士

是因為研究老莊而拿到學位，卻也沒能取代老莊的地位。「現在應該

是學問、知識很發達的時代，但是反而產生不了那樣偉大的思想家、



哲學家，就是因為我們只在人間打滾，四周圍都是別人的觀點。」 
超越時代的藝術 
     林昌德認為藝術不該僅止於跟隨時代，「跟隨時代不過是隨波逐

流，這個時代不是我們創造出來的，是別人搶在我們前面創造了這個

時代，所以藝術當隨時代不過在步別人的後塵，受人宰制沒有創造性

可言。如果藝術處處都步著別人的評價、隨著別人的主張，哪裡還真

正有自己的作品？」就如同梵谷的畫作，雖然梵谷是活在印象派時

代，但作品卻屬於後期印象派，畫出來的柏樹像是火焰在燃燒，充滿

燃燒的情感，而這樣的風格是完全不同於印象派的主流價值。林昌德

表示自己寧可像梵谷一樣，窮而後工，死而後已。他說到：「藝術本

來就是一條寂寞的路。只求符合了自我的要求和理想，就不一定要求

獲得當代人的賞識，可以選擇將希望放在未來的伯樂身上。」他認為

很多真正的好作品、真正的優秀畫家，在那個時代往往忽略掉的，經

常要等到隔代之後才被重新審視、比較，「所以梵谷才成為孤獨與燃

燒的靈魂。」 
回歸老莊，重視精神深度 
    談及此，林昌德不禁感慨當今社會藝術環境的扭曲變質，即炒作

畫作的現況，在他看來，靠著炒作出來的行情不過就是曇花一現。他

認為當今文化藝術之所以變得膚淺，就是因為過度名利包裝、過度消

費的環境與風氣所造成。在這樣一個消費形態充斥的環境，市面上很

多產品其實並非民生必需品。林昌德認為人們要該為未來的子孫著

想，過度浪廢資源從事開發、生產，再透過不斷地刺激消費活絡經濟，

如此只會越激發人們不能滿足的物慾。我們本來可以生活得很悠哉閒

適，但人類偏偏把生活步調弄得快速緊張，他覺得社會應該盡可能回

歸老莊的觀念，即崇尚自然，不過度縱情於物慾，而是更重視精神深

度的樂活與慢活。好比當年梵谷到樸素的阿爾鄉村、范寬隱居終南

山，因為處在沒有什麼物質享受的地方，更能感受精神上的充實。另

外，現在有太多人在強調產品創新，但多數不過只是小改造新鮮一下

而已，很少有過去的大發明，例如愛迪生發明的電燈，從無到有，真

正造福後代子孫。 
 
 



談判斷力 
    「現代有時真的覺膚淺，被生意人、廠商、媒體與代言人名模等

牽著鼻子走，林昌德鼓勵同學，在學校裡就是在培養自己的判斷力和

領悟力，而不是單純接收一些片面的知識，識只是一家之言，任何人

都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這些看法是對是錯，有賴經過自己的判

斷。「就好像我們每天都會看到很多事情，這麼多的內容能否進入到

我的畫面、能否進入到我的創作內容裡面，那必須經由判斷。」 
死而後已 
     在大家競相追逐名跟利的環境中，很多人以名利去看一件藝術

作品，而不看畫家的內涵或他的未來，而是著重看眼前的他是否得過

什麼大獎。林昌德認為人們不該以名利做為衡量藝術作品的標準，「名

是可以操縱的，它因此不可靠；以利來衡量，那作品不過像是市售產

品，怎能稱為精神性的藝術？總有一天，名利地位都會消失，最後真

正的價值就在作品本身，其它都是虛幻，都是人家給你的。」身為一

個創作者，究竟是要追求名利，還是追求死而後已？林昌德寧願選擇

捨棄名利，將一輩子奉獻在美術教育及創作上，這是對自己的期許－

「創作這條路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因此要對自己而不是對別人做交

代。除非是面對真的有心了解自己畫作的人，否則多說無益。」 
人死為大  
    林昌德經常告訴學生，作為一個真誠畫家，端視自己抱持什麼樣

的心態，唯有不走旁門邪道、不用功利主義的態度去追求、去創作，

才能夠走得長遠。經常有人因為比輸了就此氣餒、放棄。「我們應當

對未來有所期待，因為很多事情是蓋棺後才能論定，既然還沒蓋棺，

怎麼去下定論呢？」在林昌德心目中，藝術領域的真正大師只有兩

種，一種是已作古，另一種則是還沒出生；至於現在還活著的，能當

個稱職的老師就算不錯，是不是大師， 應由後人去做評論。他再次

強調藝術的價值不該以金錢來衡量，應當利用這幅作品究竟帶給觀者

多少的感動，以及作品本身的內涵和深度來做評斷，別忘掉梵谷的作

品是「生前沒人看得起，死後卻是沒人買得起」的啟示。 
傳統的價值 
    談及自己對傳統的看法，林昌德認為傳統還是有它的創意價值，

「問題只在於在特定需求上不適合自己，不在於適不適合這個時代。



這就好像從來沒有人懷疑過拿筷子吃飯是否過於傳統而跟不上時

代。」他很認同教授曾說:「傳統有了創造性，它就活在現代。」的

看法，因此對於傳統的創造性價值應認真看待。 
文化自信  
    在西方強勢文化之下，隨著西方的許多文化跟制度來到東方(括
日本、韓國)有的東方國家難免被西方改變。對此，林昌德認為「這

就是一種文化的自信問題，我們還是要有我們的堅持，畢竟東方民族

還是有跟西方不同之處，除了國力和經濟，論及文化精神方面，未必

他們就比我們好。」 
    「看外國的月亮總是比較圓，回頭看我們的卻暗淡無光。近十幾

年來教改、憲改無所不改，最後就連一些好的傳統也要被改掉。」這

麼多改革殊不知「創業維艱、守成不易」的道理、到頭來，現在的人

連走路的歸矩都沒了，他尤其再次提醒學習美術的同學：「藝術創作

跟在社會上為人是要有所區分的，在自己獨立空間創作的時候，要怎

麼想、怎麼做都沒關係，但是在跟別人互動、在日常生活的時候，就

不可以我行我素。」。 
藝術當隨心性 
    論起自我風格的意義，林昌德首先表示：「作者是誰並不能決定

一件作品的好壞，就如同我們聽到一句話，應當是先看它有沒有道

理，而非先去了解這句話是出自於何人」。當今有許多創作者會為了

突顯自己刻意去強調作品與眾不同的風格，在林昌德看來，一件好的

作品，當可以融入創作者本身的真性情，但刻意追求與眾不同的行為

是沒有必要的，「就好像一個好人不見得要特立獨行，他只需具備人

性的善良，儘管看似平庸，但是對人類最有貢獻的卻往往是這些平凡

的好人。」他認為在刻意追求與眾不同的時候，也是一種投合人們喜

新厭舊的眼光或嚐鮮的媚俗行為。 
    林昌德經常告訴同學，雖然筆墨當隨時代，但是他更認為藝術當

隨心性，即一個創作者是怎樣心性的人、有什麼樣的理想，其創作出

來的作品就該照著自己的性情去走，很自然的去創作，不必刻意追逐

時代潮流。「我覺得鐘鼎山林各有天性，就好像大家處在這個社會中

也不見得會去喜歡特立獨行的人，甚至可能將與常人行為有異者視為

怪人。」他進一步說明在現實社會中會比較期望遇到正人君子而非獨



特得是不定時炸彈的人。 
平凡中的不平凡 
   所謂畫如其人，在畫作裡面所呈現出來的應該就是畫家坦誠的自

白、畫家的心性，而不是刻意去偽裝；這就好比化妝，一個人去跟進

當下流行的整容，卻沒想到變妝後可能使他人認不出自己。林昌德所

要追求的是平凡中的不平凡，「我常認為我本來就很平庸但也很實在 
如果可以在平凡裡面去追求到理想就心滿意足了，他表示「我就是

我，這個「我」不必刻意去和別人做區隔，是自己經過環境的薰陶自

然而然產生今天的自我的人生觀與想法，不是為了隨波逐流，也不是

刻意去唱反調來營造自我。」 
情感表達 

畫畫前先了解自己的性情的確有其必要性，原因在於作畫主要是

表達情感。然而，當今有許多創作者卻是試圖透過創作去表達思想，

在林昌德看來，真正能夠表達思想的不是畫面，而是要用文字才能將

理性的思考表達周延。他舉例自己發現到現在有很多藝術道路上的學

習者，動不動就想透過畫作表現生命的奧秘，「但生命的奧秘何其廣

大幽深，連哲學家、生物學家都沒辦法給它下個明確定義，何況在這

方面沒有什麼研究的我們。」林昌德認為藝術要能引起共鳴，足以跟

多數欣賞者產生直接的溝通。 
心靈的互動 
林昌德認為最好的作品應該是不需要透過第三者，透過第三者往往就

會變質，若創作者和欣賞者不能藉由畫作直接互動的話，中間會有很

多誤會和偏差。「作品本身的內容或意境能讓看的人覺得頗有同感、

心有戚戚焉，如此就達到所謂心靈的互動。繪畫作品最單純的東西應

在於其精神，必須將一些物質或功利性的東西排除，能掌握那樣本質

性的東西才是最為可貴的。」 
畫作取材 

    在林昌德的畫作取材方面，以寫生呈現出對社會與自然景物

的關心，他認為藝術到最後並沒有題材的限制，只要是生活中能感受

到、想去關心的，都是可以表達的題材。在他自然景物的創作中，會

比較傾向於跟自然的意趣投合。在此他也提到自己退休之後，嚮往的

是能如同陶淵明回歸田園，那是他最大的夢想，因為比起都市生活，



那樣的環境才讓他得到恬適。 

至於人物畫，他尤其講求對人文關懷的體現，因為認為人除了生活在

大自然間，同時也生活在人群之中，對於人與人間所發生的事情，他

在畫作中反應自己的觀感，有時亦反應自己跟周遭人的互動，或者反

應對社會上某些現存現象的內心感受。另外，肖像畫則不同於人物

畫，更著重情感上的描繪，即捕捉某一個眼前人物的神情，或是傳神

寫照－「例如在路上看到一個滿臉風霜的老遊民，會思考到如果今天

換作是自己或親人，情何以堪？因此會寄予一種很大的同情。為什麼

年紀一大把還在街頭上流浪?為什麼還無家可歸?很自然地想要把這

些想法和觀感，寄託於畫面上。」 

社會關懷 
    林昌德表示，身為一個藝術創作者，在看到一些不應該發生於文

明社會中的現象時，亦可以像一般的文字工作者，透過他的感受，來

表達對時代亂象的觀感。「就是一種對社會的關懷，雖然我們是學藝

術的，但是我們有人性、有情感。我們不是執法人，沒有權利去改變

社會上的一些制度問題，但最少能夠藉著畫作抒發自己想法。」 
第一眼的力量 
    畫作和文字最大的不同處，在於儘管文字可以做很完整的論述表

達，但必須是在整篇文章看完後才能掌握其中的訴求，而畫作雖然片

面，一幅好的畫作卻是能夠使人第一眼看去就知道要傳答什麼，所發

揮的視覺震撼效果是遠遠勝於文字，「我們要去守住這種功能，不要

自廢武功。」林昌德認為現在很多藝術品因藝術的意識形態而獲獨

尊，將造成獲利的失衡。「現在的傳統藝術似乎已快被一些自以為最

懂藝術的人終結掉了。就連灑豬血這樣噁心的事情也會有人說它是藝

術，似乎一切日常特異行為都可以稱作藝術了。」林昌德認為自廢武

功的結果會使藝術到最後失去原有有價值，林昌德感覺到現代的藝術

似一場傳染病，透過帶原者不斷地去擴展，影響到整個藝壇。「我們

對傳染病都避之唯恐不及，但是對於藝術的新流感卻是趨之若鶩。」 
領悟 
    「文化藝術跟社會是息息相關的，有什麼社會就會有什麼想法，

有什麼想法就會有什麼樣的藝術表現。」當今社會對文化存在一種片

面的選擇關係，對己有利的就去強化，對己不利的就去醜化，就例如



有些人會認為拿毛筆太過保守、落伍，卻不曾懷疑拿筷子太過傳統。

在台灣有著嚴重的盲從心理－引進任何東西，大家就一窩蜂附和；有

利可圖，就一窩蜂的去鑽營。問題在於在這樣環境之下產出的藝術產

品，是不是真的有內涵？如果不是，即使名氣再大，社會再怎樣渲染，

都應將之鄙棄，「因為究竟我們的社會還是要回歸到一個路不拾遺的

正軌社會。 

結語 

    從林昌德的言談之中，不難發現他那不隨波逐流、不汲汲於名利

的性情；堅持的是追求人性的良善以及精神層面的提升，而他對於社

會人文的關懷以及藝術教育的熱忱是有目共睹的。藝術不是消費品，

林昌德認為不當純以功利的心態去看待藝術作品，讓藝術回歸到它的

本質面；而創作不光只是個人專業，身為一個藝術創作者或藝術工作

者，當能如同林昌德所說：「盡自己微薄的力量，藉由畫作的影響力

去讓這個社會更美好。」 


